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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渔民的蓝色梦乡

    单福大今年 61岁了，家住常州市武进区

雪堰镇太滆村。谈起过往，老人的眼里一下子
有了光：“我们这儿曾有 500多条渔船呢！”他

比出五根手指。回忆里，每逢秋季大捕，运销船
主们每天一早就会将船驶入太湖，向对应的捕

鱼船收购水产，并将其送往渔市，很多水产运
输途中就已被电话抢购一空。

老人家是村里的捕鱼好手，有过一天四五

万斤鱼虾的纪录，那次，“五艘船都没卸掉鱼
货”。除了当兵 3年，老单一辈子都在和鱼打交

道，太湖渔船从木质帆船到铁质机械船，太湖
渔民钱袋子渐渐鼓起来，这些转变他都亲历。

渔船朝哪开，什么地方有鱼，老单说不出

什么科学依据，“太湖水会告诉你”。他不断向

记者复述记忆中的那幅画：波光粼粼的湖面
上，星星点点的桅杆将太湖装扮得格外秀美。

他和大多数渔民一样，也爱河鲜，但现在妻子
端上菜场买来的鱼，老单碰上几筷子，便没了

胃口。“不习惯，和原先味道不一样了！”
去年夏末，他和太湖所有渔民都收到了公

告，上面提到：在太湖水域作业的生产者，2020

年 10月 1日起全部停止捕捞作业。渔民将获
得相应补偿。在这之后，从事非法捕捞的单位

或个人，将会被依法处理。那时候，老单正收拾

着渔网渔具，准备大干一场。
“像银鱼和虾子，寿命也就一年不到，不捕

捞同样会没有。”他嘀咕着。退捕后，他找了份
在科研院所养实验鱼的工作，每天晚饭后，他

会绕着太湖走走，怀念以前的日子。在这个村，
还有很多人像单福大一样，对捕鱼的感情难以

割舍。有人掏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以前渔港里
“千艘渔船停泊，万根桅杆矗立”的壮观景象。

“其实，捕鱼是个苦活。现在的小年轻哪愿意干

这个，就算没有退捕政策，这个行业人也会越
来越少。”老单叹了口气，眼里满是不舍，“也

许，真的到了和渔船说再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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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还没结婚，结婚可要一大笔钱

嘞。”53岁的潘雪林，情绪有点儿激动。他是苏
州市吴中区的一名退捕渔民，他的故事，也是

很多 60后、50后渔民的缩影。
老潘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小学一年级就

辍学了。以前一年 365天，有一大半日子住在
船上；在岸上的日子，则要补补网、修修船，靠

打鱼，一年也能挣上个 25万元。虽然辛苦，但

日子还算过得有滋有味。退捕后，他的新工作
是在太湖里打捞蓝藻。这也是吴中区不少退捕

渔民的新职业。这份工作，每天要工作 8小时，

周日休息。一个月工资可能不足 2000元。“我
上个月工资 1753 元，加上妻子的社保 2500

元，但开销要五六千块了。”老潘告诉记者。
和潘雪林一样，吴中区西山镇正荣村的渔

民孙法荣，也是 60后。去年退捕前，每年 8个

月吃住在船上，只是剩下 4个月里，他还会打
打零工补贴家用。去年 11月，他同样干起了太

湖保洁的工作。“我读到初中，妻子只读到小
学，文化程度低，学新技能的本领很慢。加上我

们年龄也大了，没有什么厂子愿意再招我们。
但养家的担子还是压在我们肩上，如果不干

活，那可就一点收入都没了。”老孙说。

几乎所有人都对退捕的新动向格外关注，
大家也从各种渠道获悉，太湖的鱼，将来还会

捕捞，但是捕捞的时间、规模、方式方法都会发
生改变。从苏州市吴江区渔业管理部门的介绍

中，这种说法得到了证实。不同于长江干流和

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等重点水域的 10年
禁捕，太湖是三个保护区 40万亩水域常年禁

捕，其余 280万亩水域全面退捕。“退捕不代表
禁渔，我们要对除保护区外的水面研究制定科

学规划，发展增殖渔业。”一位负责人介绍，“将
来很有可能以专业捕捞公司的形式对太湖水

产进行有组织的捕捞。捕鱼网具的网眼尺寸、

规格将会进行规范，统一实行配额、限额捕捞
制度，以保证鱼虾的生息繁衍，捕捞时间则根

据鱼虾的生长周期科学安排。”
孙法荣感叹，打鱼这活儿，都是干到做不

动了就“上岸”，如果将来还有机会，他和老渔
民们愿意接受培训，换种身份加入捕捞队伍继

续捕鱼：“还是老本行熟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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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准，可在一件事上，

渔民的做法却出奇地统一———培养后代。单荣

伟是宜兴市周铁镇渔民，今年 50岁出头，他和
妻子都只有小学文化。说起儿子，他脸上写满

骄傲：“他还在读书，是江苏大学的研究生！”
过去，捕捞常常是夫妻齐上阵，孩子很小

就要跟在船上生活，教育得不到保障，也就只

能成为“渔二代”。不过，单荣伟清楚，渔民没文

化会吃亏，能读书一定要让娃娃读。“船上苦，
风险大，小时候就让奶奶带着。实在想他了，就

回家看一眼。”他回忆。他庆幸自己为孩子作出
了正确的选择———退捕后，他因为没技术又上

了年纪，只能做苦力活，到铸钢厂打打零工，但
因为工作时间长、环境差，坚持了不到两个月。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渔民徐群来看法相

同。“现在怎么能让小孩再捕鱼呢？”他反问。老

徐初中文化，妻子读到大专，两人格外重视对
下一代的培养。孩子也争气，考上大学，毕业后

年薪也有 8万元。在记者的走访中，老一辈渔
民普遍表达了让后代学文化、学技术的心愿，

孩子们也大多取得了高中及以上学历。
事实上，对不少中青年渔民而言，这声和

渔船的“再见”，早有心理准备，也在积极应

对———有人意识到传统捕鱼方式迟早要退出，
在非捕捞期找了兼职，适应不同的工作节奏；

思维更活络的，在年轻人的影响下，通过发展

餐饮和民宿业增收，渔家乐办得有模有样。
为了让渔民获得更多技能，不少地方也开

办了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举办了招聘会。一些
村子不断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走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路子，实现更好发展。80后渔民显然看
得更开，他们说，退捕不一定是件坏事，自己可

以学更多的技能，生活也将有更多可能。

走进苏州市吴中区的一户渔民家，已然闻
不到空气里曾经的鱼腥味。告别了“待你丰收，

笑靥而来”的过去，主人说，期待和太湖新的共
存模式能带来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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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行长江太

湖禁捕退捕，实现

江河湖海休养生

息。”苏州吴中区后

堡村，类似的横幅

首尾相连悬挂着，

格外引人注目。 后

堡江里歪七歪八停

着报废的渔船，渔

船围成的小天地

里，鸭子嘎嘎叫唤

着，岸边遗弃的渔

网无声诉说着主

人曾经劈波斩浪

的故事。

去年 ，太湖渔

业管理部门发布

公告，从 10月 1日

起，将收回太湖渔

业生产者捕捞权，

在太湖水域的渔

业生产者要全部

停止捕捞作业。 这

声和渔船的 “再

见 ”， 意味着渔民

和渔村的生存、发

展方式也将随之

发生巨大改变。

这个夏天 ，记

者跟随上海海洋

大学“十省百县千

户”长江退捕渔民

跟踪调研实践团，

走进无锡江阴、常

州武进 、 无锡宜

兴、苏州吴江区和

苏州吴中区等地，

了解渔民的生活

现状。 尽管各地社

会经济状况和社

会保障有所不同，

但从渔民的讲述

中，还是不难勾勒

出他们的群像。

本报记者 郜阳

■ 一条太浦河，西接烟波浩渺的东太湖，东注碧波粼粼的黄浦
江，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紧密串联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沿途可见的退捕
标语 郜阳 摄

期待换个身份续前缘

几经转变感情难割舍


